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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线，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经历。
作品通过人物的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
顿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读，展现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小说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兼具浪漫主义诗情，真实、艺术地再现了生活。
当年发表之后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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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
1955年从北京移民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劳动改造”22年之久。
1979年平反，重新执笔。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
《河的子孙》、《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长篇小
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壹亿陆》以及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
中国》等。
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被译
成32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
 　　1993年9月21日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
 　　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从1983年开始，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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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绿化树关于《绿化树》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风起于青苹之末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在灵与肉的
搏斗中升华《绿化树》印象让更多的作家富起来张贤亮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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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绿化树　　张贤亮　　一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
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
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
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
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
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
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
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
过像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
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
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
你还是活过来了。
”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
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
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
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
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
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
有时，他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
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
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你饿吗？
饿着哩！
饿死了没有？
嗯，那还没有。
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
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
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袢纽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
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
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
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
我仍然兴致勃勃。
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了。
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
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
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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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
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线。
　　车路两边是稻田。
稻茬子留得很高。
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
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
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
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
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
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
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用野。
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
片淡淡的青烟。
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
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
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
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
东西在抚摸我！
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
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
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
。
糟糕！
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
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
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
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
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
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
这家伙总交好运道。
“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
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
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
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
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
的‘资产阶级右派’哩！
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
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
熊！
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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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嫉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
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
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是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
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
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
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
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
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垄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
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
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邦邦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
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
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
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
　　我是有经验的。
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
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
率非常非常之小。
　　“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
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
大车。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
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饭了，在伙房
的窗口，我碰见了在医院里结识的病友——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
他也被释放了，正在等农场给他联系去向。
　　“章永磷，你要走了吗？
”　　尽管他还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胸前照例有一大片汤汁的污点，却用最温文尔雅的姿势祝贺我
，还和我像绅士般地握了握手。
这种礼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
可奇怪的是，这种最普通的礼节又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
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
”我问，“怎么还你呢？
给你寄到⋯⋯”　　“不用！
”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
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　　“我们？
你指的是我们？
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
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
“还是我们⋯⋯国家？
”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
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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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
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
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
你了。
即使请动了他，他也要在勺子上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
，第一章很难懂。
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读黑格尔呀！
”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
接着又皱起眉头：“要读黑格尔。
一定要读黑格尔。
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
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
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　　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
”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55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
，我光读文学⋯⋯”　　我们这番高雅的谈话结束得恰到好处。
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
　　“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
”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
”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
谢谢！
”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
”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口，探头看看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
来的那个吧？
”　　“是的，是的。
”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
　　“你真他妈的不易！
”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一对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像鸡爪般的手上，“拿去吧
！
”　　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叽叽的窗板。
他们不稀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
　　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
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
两个！
不是一个！
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
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
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粘饭！
打稠稀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
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澥。
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拼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
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
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
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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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吃。
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开完饭他们早休息。
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
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的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
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
　　所以我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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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绿化树》是张贤亮的《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小说中的第二部，发表于1984年2
月,它是“右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获中国作家协会
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大车载着章永璘等前往就业的农场。
正值饥荒的年月，看来牲畜的境况也并不比人强多少，三匹瘦骨嶙峋的马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其中一
匹的嘴角正被缰绳勒得流下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地落在黄色的尘土里。
车把式无视这一切，冷漠得似乎不近人情，他忧郁的目光落在了遥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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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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